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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工作心理控制源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积极情绪与 

职业延迟满足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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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考察内部工作心理控制源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以及积极情绪与职业延迟满足的链式中介作

用。方法 采用工作心理控制源问卷、正性负性情绪量表、职业延迟满足问卷以及工作绩效调查问卷对 287
名基础教育教师进行调查。结果 内部工作心理控制源对工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积极情绪与职业

延迟满足在两者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 内部工作心理控制源通过积极情绪与职业延迟满足对工作绩效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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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work locus of control and job 
performance via positive emotions and vocational delay of gratification. Methods a sample of 287 basic education 
teachers with the work locus of control scal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vocational delay of gra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and job performance questionnaire. Results Internal work locus of control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job performance, and positive emotions and vocational delay of gratification play mediating ro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onclusion Internal work locus influence job performance via positive emotions and vocational 
delay of gra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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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作绩效是检验和衡量个体工作能力以及工作

成果的客观指标，关系着教师和学校的发展前景和提

升空间[1]，十分有必要对基础教育教师工作绩效的影

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探讨。以往的研究表明，内部

工作心理控制源（WLOC）是工作绩效的重要影响变

量之一[2]。内部 WLOC 指的是个体将工作情境中所

获得的奖励或成果归因于努力等自身可控的因素[3]。

将工作成果归因于自身可控因素的个体十分自信，相

信自己的行为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从而获得更多的

工作机会以及薪酬[4]。 
积极情绪可能在内部 WLOC 和工作绩效之间发

挥中介作用。积极情绪是指个体由于体内外刺激、事

件满足个体需要而产生的伴有愉悦感受的情绪[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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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高内控者在工作环境中认为个人的努力可以决

定工作的成果，进而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以及更少

的消极情绪。另一方面，积极情绪使得教师的认知更

加灵活，更加具有创造性和效率，从而获得更高的报

酬以及工作绩效[6]。 
职业延迟满足可能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中介变

量。职业延迟满足是人们在职业生涯中的延迟满足，

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达到更高的职业目标等

一系列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甘愿放弃当前工作中

即时满足机会的自我调控能力[7]。虽然目前尚未有研

究直接考察内部 WLOC 与职业延迟满足之间的关系，

但是其他情境中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心理控制源与

延迟满足关系密切。内控者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工作环

境中发生的事件、完成设定的工作目标，并且可以决

定工作的回报，他们不拘泥于一时的利益和报酬，具

有更强的延迟满足倾向[8]。而高职业延迟满足者将进

一步提高教师的工作绩效。研究已表明，职业延迟满

足能够正向预测工作绩效[9]。 
值得关注的是，积极情绪可能是延迟满足的诱因

之一[10]。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教师在解决工作任务时，

能够冲破一定的限制而产生更多的思想和应对策略，

使得个体在工作情境中更加自信并感受到控制感，因

此具有更强的职业延迟满足倾向。 
综上，本研究拟探讨积极情绪和职业延迟满足在

内部 WLOC 与工作绩效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发放 350 份问卷，回收 290 份，剔除无

效问卷后得到 287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2.0%。

其中：男性 135 人，女性 152 人；小学教师 135 人，

中学教师 152 人；初级职称 85 人，中级职称 139 人，

高级职称 63 人。 
2.2 研究工具 
第一，采用陈宇帅修订的中文版工作心理控制源

问卷中的努力分量表。该问卷共 3 个题项。采用五点

计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问卷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74。 
第二，采用黄丽，杨廷忠和季忠民修订的中文版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中的正性情绪分量表。该量表共

10 个题项。采用五点计分，1 表示几乎没有，5 表示

极其多。问卷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90。 
第三，采用刘晓燕等人编制的职业延迟满足问卷。

该问卷包括工作延迟满足与职业生涯延迟满足两个

维度，共 8 个题项。采用四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

合，4 表示完全符合。问卷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81。 
第四，采用 Borman 和 Motowidlo 编制的工作绩

效调查问卷。该问卷包括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两个维

度，共 14 个题项。采用五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

合，5 表示完全符合。问卷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91。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各变量的均值、标注差及相关系数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值与相关系数 

 M SD 1 2 3 4 5 6 

1.内部 WLOC 3.62 0.74 1      

2.积极情绪 3.10 0.66 0.44** 1     

3.工作延迟满足 2.66 0.57 0.37** 0.41** 1    

4.职业生涯延迟满足 2.82 0.56 0.37** 0.28** 0.58** 1   

5.任务绩效 3.70 0.70 0.47** 0.32** 0.46** 0.40** 1  

6.关系绩效 3.58 0.65 0.56** 0.48** 0.63** 0.57** 0.69** 1 

注：N=287；*p＜0.05；**p＜0.01，***p＜0.001，下同。 
 
3.2 积极情绪与职业延迟满足的中介作用检验 
首先检验内部 WLOC 对工作绩效的直接作用。

结果表明，模型拟合指标良好（ χ2/df=0.71 ，

RMSEA=0.00，CFI=1.00，TLI=1.00），内部 WLOC
能正向预测工作绩效（γ=0.47，t=9.17，p=0.00）。然

后，分析积极情绪与职业延迟满足的中介作用。结果

表明，模型拟合标良好（χ2/df=2.10，RMSEA=0.06，
CFI=0.99，TLI=0.98），说明中介模型成立。进一步

采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如

表 2 所示，职业延迟满足在内部 WLOC 与工作绩效



彦廷鹤，朱丽娟                          内部工作心理控制源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积极情绪与职业延迟满足的中介作用 

- 29 - 

之间起到显著中介作用（95%置信区间为[0.11，0.35]），
积极情绪与职业延迟满足在内部 WLOC 与工作绩效

之间起到显著链式中介作用（95%置信区间为[0.04，
0.15]）。 

 
图 1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图 

表 2 中介效应分解及偏差校正 Bootstrap 的 95%置信区间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效果量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内部 WLOC→工作绩效 0.25 40.98% 0.13 0.37 

间接效应 

内部 WLOC→职业延迟满足→工作绩效 0.23 37.70% 0.11 0.35 

内部 WLOC→积极情绪→工作绩效 0.03 4.92% -0.02 0.09 

内部 WLOC→积极情绪→职业延迟满足→工作绩效 0.10 16.40% 0.04 0.15 

总中介效应 0.36 59.02% 0.23 0.48 

总效应 0.61 100.00% 0.49 0.73 

 
4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内部 WLOC 能够显著正向预测

工作绩效。高内部 WLOC 的个体具有主观能动地控

制工作情境中所遇事件的信念，认为未来的结果取决

于自己的行为和抉择[5]。并且，他们能够感知到自己

与组织之间的积极联结感，感知到更多的组织支持和

组织信任，促进其组织承诺。 
研究还结果表明，职业延迟满足在内部 WLOC

与工作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高内控的教师，他们

认为工作环境在其控制的范围之内，相信自己在未来

的环境中取得更高的职位或是报酬，促使个体抵制即

时奖励的诱惑，克制即时满足的冲动，职业延迟满足

倾向高的个体能够更多地将自己的行为指向未来，为

工作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取得更高的工作绩效[9]。 
最后，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情绪和职业延迟满足

在内部 WLOC 与工作绩效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积极情绪是由个体对环境中的刺激进行认知加工后

满足自己的需要时体验到的愉悦的情绪状态，当基础

教育教师对周围的环境感到控制感时，就会满足自身

的安全的需要，因此诱发积极情绪体验[6]。处于积极

情绪状态的教师会注意到更广阔的认知背景并且综

合更多的认知要素，因此能够突破眼前的限制并且抵

制即时的诱惑，着眼于更长远的工作成果。当教师将

工作目标设定在未来，就会严格管理自己的注意力范

围、持续时间以及工作投入程度并且为工作目标不断

努力，进而取得更高的工作绩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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